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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最
丰富、众人最喜爱、影响最广泛的元
素之一。千百年来，自帝王将相至平
民百姓，无不祈福求福、崇福尚福，对

“福”的追求凝聚着古代先民的幸福
智慧，反映了中国古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从符号“福”到文字“福”

“福”作为一个符号，最早与祭祀
相关，它包含着祈福、赐福、受福、享
福等各个环节的内容和仪式。在漫
长的历史演变中，它逐渐由一种仪式
固化为一个确定的文字。作为文字
的“福”，最早出现在甲骨文当中。据
不完全统计，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
中，“福”字出现次数最多，共计有
120多个，且形态最为丰富，结构多
变、姿态不一，可谓将汉字的象形、指
事、会意等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以
最主要的写法来看，“福”的构成，分
别表示祭祀、酒坛以及双手奉尊于神
前。由于古人以酒象征生活的丰富
完备，故“福”在甲骨文中意为双手捧
着美酒在祭祀中进行祈祷，以求得富
足安康，基本上从造字上就保留了原
初的整全仪式内涵。也就是说，作为
与宗教祭祀相关的“福”本义即保佑、
福佑之义。

伴随着“福”不断走向世俗化，成
为人所希求的所有美好之物的代名
词。如《礼记·祭统》中说：“福者，备
也。备者，百顺之名也。”《广雅·释诂
一》中说“福，盈也”。这就是说，福无
所不包，是各种顺事之总称、所求之
全备，举凡吉祥如意、万事亨通、喜乐
安康均是福的表征。

对“福”的追求是世界各民族的
普遍共识。一直到箕子为周武王献
出“洪范九畴”时，其中最后一条就是

“向用五福，威用六极”，首
次提到“五福”，将“福”的
概念和形式具体化、特定
化，才真正构筑
起 中 华 民 族 独
有 的 系 统 幸 福
观 。 那 么 何 谓

“五福”？具体而言，即《尚书·洪范》
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
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福之“寿”

“寿”即长寿，命不夭折且寿数绵
长之义。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人获得
幸福的前提和基础，故对“寿”的渴求
实乃天性。但相较于其他文化，中国
有着极为突出的“长寿”观念，关于

“寿”的各种言说在古代文献中可谓
连篇累牍。对于寿命长度，古人也曾
有过认真的讨论，《庄子·盗跖》说，

“ 人 上 寿 百 岁 ，中 寿 八 十 ，下 寿 六
十”。杜预说，“上寿、中寿、下寿，皆
八十以上”。孔颖达说，“上寿百二
十，中寿百，下寿八十”。到了明代甚
至 出 现 了 皇 帝 敕 建 的 百 岁“ 人 瑞
坊”。“寿”之所以得如此倾慕，唯有时
间维度的寿数绵长，才能让自己在血
缘代际系列中的位置尽量靠前，成为

“祖”甚至“曾祖”，才能享受“四世同
堂”乃至“五世其昌”的天伦之乐。

福之“富”

“富”即财富，“家丰财货也”，往
往与“贵”“禄”相关。农业社会早期
的富，主要指粮食上的充足，后逐渐
发展成为人赖以生存的财产、物资等
各种资源的富裕之义。唯有粮食充
足、生活富裕，个体才不致夭亡，才能
保证个人乃至家族之“寿”。同时，

“富”本身亦具有重大价值与
意义。《易传》有云：“富有之

谓 大 业 ，日 新 之 谓 盛
德”，意为能够尽可能
地去支配和协调最广
大的资源是人们所追
求的“大业”，而在体天
道之变化的基础上支

配这些资源使民事日生日新，即是
“盛德”，故“崇高莫大乎富贵”，这里
面体现出一种刚健笃实的追求。而
在古代社会中，在官阶等级中的更高
者，往往意味着仕途上的成功，还能
躬身报国，实现个体生命中最大的社
会价值。

福之“康宁”

“康宁”即健康安宁，个人层面的
身体无疾病、内心无纷扰，社会层面
的安定有序、无战无祸。相较前两
者，“康宁”是更高层次上的需求，涵
盖了生理和心理、个人和社会两方
面。从生理上看，无疾病缠身便是
福，所谓“无病之身，不知其乐也，病
生始知无病之乐；无事之家，不知其
福也，事至始知无事之福”，并因此而
发展出丰富的如饮食养生、药物养生
和运动养生等养生文化，也是“寿”观
念延展的结果。以心理而言，则追求
心灵上的安和。达至心灵安和的方
法很多，但最根本的莫过于“养心”。
儒家讲养心，不论是孟子的“养心莫
善于寡欲”，还是荀子的“君子养心莫
善于诚”，均重在养德，强调以仁心仁
德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个人康宁而致
社会康宁；道家讲养心，则重在顺道，
强调要心如止水，以道观万物，才能
达到宠辱不惊的平和状态；佛教则强
调要修一颗“平常心”，才能做到平淡
宽和、随圆就方。

福之“攸好德”

“攸好德”即崇尚美好的德行。
视“德行”为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是中西方幸福观的分野，也是中华文
化的鲜明特色。在中国人心目中，

“德”不仅是幸福的构件，更是获得
“福”的原因和根本，诚如《国语》所言
“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
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因
此，在五福当中，“攸好德”是根本所
在，若寿富康宁却不好德，则便只是
年老而不利于国家甚至会危害社

会，不可能全身而终。《周官》载，“作
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也
就是说行事追求并践行德行，内心便
会安定祥好，日子也会越过越好，而
做事虚伪奸诈，内心便会劳苦不安，
生活也会日益困窘。这便发展出以
德求福、德福一致的思想观念与文化
信仰，即《中庸》所言“故大德必得其
位 ，必 得 其 禄 ，必 得 其 名 ，必 得 其
寿”。一个真正有德行的君子必将获
得相应的地位、财富、名声、寿数以及
一切人们所追求的现实世界的可欲
之物。

福之“考终命”

“考终命”即尽享天年、寿终正
寝，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最后的福。“考
终命”亦可称“善终”，可谓寿、富、康
宁和攸好德共同塑造的最终结果。
有生必有死，而能否坦然面对死亡是
衡量善终的重要标志。在这一问题
上，道家主张自然主义生命观，对待
死亡十分豁达，庄子甚至在将死之时
说出“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
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儒家
把人生的基本态度确定在“求其在
我”上，对待生死问题亦如是。《论语》
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即是说生
命的开始与终结不以个人意志为转
移，所以应顺从天命自然，人应该将
生命的重点放在“事人”与“成己”上，
既要尽到自己生而为人的伦理责任
与义务，又要尽可能地完善自己，有
志向、有尊严、有成就的活着，去担当
道义、仁民爱众、弘道于天下。因此，
在儒家看来，善终不单体现为寿数的
绵长，更决定于生命的厚度，若为道
义而死，哪怕寿数较短亦是死得其
所。

“五福”是整全的，五者缺一不
可，共同呈现出人们心目中的美好生
活图景。“五福”是一种整体的系统的
幸福观，是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的五
个不同层面，故“五福俱全”“五福临
门”也被视为最高的祝福。作为“九
畴”之一，“五福”在上下联动中逐渐
积淀为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文化基
因，形成了丰富的“福”文化，体现于
民俗信仰、衣食住行、语言观念、神话
传说、书法艺术等全方位、全领域中。

（龙倩 鄯爱红）

“福”与“五福”

盛夏时节，笔者驱车前往漳州市华安县仙都镇，这里
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地土楼群的所在地，还是远
近闻名的侨乡。

踏上这片土地，“世遗”百年土楼文化厚重，侨乡小镇
故事多……

就在距离土楼不远的上苑村，侨亲人数众多，目前国
内人口3000多人，其中归侨（侨眷）1000多人，还有海外
华侨、华人1000多人。

上苑村侨胞身居异邦，心怀祖国，对祖（籍）国和家乡
有着深厚的情怀。他们在海外打拼、历尽艰辛，稍有余裕
时，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小家，而是念念不忘祖（籍）国

“唐山”。他们心系桑梓，回乡造房、捐办侨校，铺路造桥、
造福乡里，在侨乡留下了一座座善举的丰碑。

村里的侨厝——青阳堂便是侨亲远赴重洋奋力打
拼，回国建房的典型代表。青阳堂建造年代久远，建筑规
模宏伟，占地约 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500平方

米。前有池塘，后有花园（解放后开垦为田地），且两边有
护厝，为典型的大规模五凤楼民居建筑。

青阳堂西边还另建专用学堂，这也体现了上苑村历
来对教育的重视。村里常有人考上名牌大学，其中不乏
清华博士生。

步入堂内，可见雕梁画壁，栩栩如生，即使岁月逝去，
依然可见当年建造者的匠心，堂内天井及走廊均用长且宽
厚的大理石砌成，故村里老少都亲切地称之为“石邦厝”。

沧海桑田，青阳堂年久失修。为不负侨亲的爱国爱
乡情怀，村里通过编写族谱凝聚人心，宗亲们自愿把各自
房产交给理事会统一管理使用，且慷慨乐捐40多万元维
修侨厝的屋顶、围墙，并进行周边环境整治。

侨亲爱国爱乡建侨厝，宗裔慷慨乐捐修侨厝。如今
修缮一新的青阳堂，旧貌换新颜，成了村里老少休闲娱
乐、祭祀庆典的好去处，侨亲恩情在上苑村代代流传，生
生不息。 （李顺展 李小星）

华安青阳堂 侨情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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